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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的自序通常是一次约会，在漫漫记忆里去确定那些转瞬即逝的地点，与曾经出现过的叙述约会，
或者说与自己的过去约会。
本篇序言也不例外，于是它首先成为了时间的约会，是一九九八年与一九九一年的约会；然后，也是
本书作者与书中人物的约会。
我们看到，在语言里现实和虚构难以分辨，而时间的距离则像目光一样简短，七年之间就如隔桌而坐
。
就这样，我和一个家庭再次相遇，和他们的所见所闻再次相遇，也和他们的欢乐痛苦再次相遇。
我感到自己正在逐渐地加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有时候我幸运地听到了他们内心的声音，他们的叹息
喊叫，他们的哭泣之声和他们的微笑。
接下来，我就会获得应有的权利，去重新理解他们的命运的权利，去理解柔弱的母亲如何完成了自己
忍受的一生，她唯一爆发出来的愤怒是在弥留之际；去理解那个名叫孙广才的父亲又是如何骄傲地将
自己培养成一名彻头彻尾的无赖，他对待自己的父亲和对待自己的儿子，就像对待自己的绊脚石，他
随时都准备着踢开他们，他在妻子生前就已经和另外的女人同居，可是在妻子死后，在死亡逐渐靠近
他的时候，他不断地被黑夜指引到了亡妻的坟前，不断地哭泣着。
孙广才的父亲孙有元，他的一生过于漫长，漫长到自己都难以忍受，可是他的幽默总是大于悲伤。
还有孙光平、孙光林和孙光明，三兄弟的道路只是短暂地有过重叠，随即就叉向了各自的方向。
孙光平以最平庸的方式长大成人，他让父亲孙广才胆战心惊；而孙光林，作为故事叙述的出发和回归
者，他拥有了更多的经历，因此他的眼睛也记录了更多的命运；孙光明第一个走向了死亡，这个家庭
中最小的成员最先完成了人世间的使命，被河水淹没，当他最后一次挣扎着露出水面时，他睁大眼睛
直视了耀眼的太阳。
七年前我写下了这一笔，当初我坚信他可以直视太阳，因为这是他最后的目光；现在我仍然这样坚信
，因为他付出的代价是死亡。
七年前我写下了他们，七年来他们不断在我眼前出现，我回忆他们，就像回忆自己生活中的朋友，随
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容颜并没有消褪，反而在日积月累里更加清晰，同时也更加真实可信。
现在我不仅可以在回忆中看见他们，我还时常会听到他们现实的脚步声，他们向我走来，走上了楼梯
，敲响了我的屋门。
这逐渐成为了我不安的开始，当我虚构的人物越来越真实时，我忍不住会去怀疑自己真正的现实是否
正在被虚构。
北京，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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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细雨中呼喊》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典文本，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力作。
小说描述了一位江南少年的成长经历和心灵历程。
作品的结构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对记忆中的时间的感受，叙述者天马行空地在过去、现
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将忆记的碎片穿插、结集、拼嵌完整。
　　余华是纯粹的小说家。
没有人比他更善于帮助我们在自己身上把握生命的历史，从童年(《在细雨中呼喊》)到壮年(《许三观
卖血记》)，然后到老年(《活着》)的过程。
他的这三部曲，是人类共有的经验。
就像伟大的哲学家用一个思想概括全部思想一样，伟大的小说家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
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笔下。
 这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
它的结构来自于时间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对已知时间的感受，也就是记忆中的时间。
这《在细雨中呼喊》试图表达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
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
和甜蜜。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回忆的理由，如同流动的河水，在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里永久而宽广地荡
漾着，支撑着我们的生活和阅读。
 余华因这部小说于2004年3月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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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3岁时随父母迁至海盐，在海盐读完小学和中学。
曾经从事过5年医工作，1983年开始写作，已经完成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随笔休3部，其
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近三十个国家出版。
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中国华图书特殊贡献
奖(2005年)等。
现为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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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南门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
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
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
应该是在这时候，在我安全而又平静地进入睡眠时，仿佛呈现了一条幽静的道路，树木和草丛依次闪
开。
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
中的童年颤抖不已。
我看到了自己，一个受惊的孩子睁大恐惧的眼睛，他的脸型在黑暗里模糊不清。
那个女人的呼喊声持续了很久，我是那么急切和害怕地期待着另一个声音的来到，一个出来回答女人
的呼喊，能够平息她哭泣的声音，可是没有出现。
现在我能够意识到当初自己惊恐的原因，那就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
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
紧随而来的另一个记忆，是几只白色的羊羔从河边青草上走过来。
显然这是对白昼的印象，是对前一个记忆造成的不安进行抚摸。
只是我难以确定自己获得这个印象时所处的位置。
可能是几天以后，我似乎听到了回答这个女人呼喊的声音。
那时候是傍晚，一场暴雨刚刚过去，天空里的黑云犹如滚滚浓烟。
我坐在屋后的池塘旁，在潮湿的景色里，一个陌生的男人向我走来。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走来时黑衣在阴沉的的天空下如旗帜一样飘荡着。
正在接近的这个景象，使我心里蓦然重现了那个女人清晰的呼喊声。
陌生男人犀利的目光从远处开始，到走近一直注视着我。
就在我惊恐万分的时候，他转身走上了一条田埂，逐渐离我远去。
宽大的黑衣由于风的掀动，发出哗哗的响声。
我成年以后回顾往事时，总要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地方，惊诧自己当初为何会将这哗哗的衣服声响，理
解成是对那个女人黑夜雨中呼喊的回答。
我记得这样一个上午，一个清澈透明的上午，我跟在村里几个孩子后面奔跑，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和迎
风起舞的青草。
阳光那时候似乎更像是温和的颜色涂抹在我们身上，还不是耀眼的光芒。
我们奔跑着，像那些河边的羊羔。
似乎是跑了很长时间，我们来到了一座破旧的庙宇，我看到了几个巨大的蜘蛛网。
应该是更早一些时候，村里的一个孩子从远处走过来。
我至今记得他苍白的脸色，他的嘴唇被风吹得哆哆嗦嗦，他对我们说：“那边有个死人。
”死人躺在蜘蛛网的下面，我看到了他，就是昨天傍晚向我走来的黑衣男人。
虽然我现在努力回想自己当初的心情，可我没有成功。
回想中的往事已被抽去了当初的情绪，只剩下了外壳。
此刻蕴含其中的情绪是我现在的情绪。
陌生男人突然死去的事实，对于六岁的我只能是微微的惊讶，不会出现延伸的感叹。
他仰躺在潮湿的泥土上，双目关闭，一副舒适安详的神态。
我注意到黑色的衣服上沾满了泥迹了，斑斑驳驳就像田埂上那些灰暗的无名之花。
我第一次看到了死去的人，看上去他像是睡着的。
这是我六岁时的真实感受，原来死去就是睡着了。
此后我是那么的惧怕黑夜，我眼前出现了自己站在村口路上的情景，降临的夜色犹如洪水滚滚而来，
将我的眼睛吞没了，也就吞没了一切。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躺在黑暗的床上不敢入睡，四周的寂静使我的恐惧无限扩张。
我一次次和睡眠搏斗，它强有力的手使劲要把我拉进去，我拚命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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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害怕像陌生男人那样，一旦睡着了就永远不再醒来。
可是最后我总是疲惫不堪，无可奈何地掉入了睡眠的宁静之中。
当我翌日清晨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活着，看着阳光从门缝里照射进来，我的喜悦使我激动无比，我获
得了拯救。
我六岁时最后的记忆，是我在奔跑。
记忆重现了城里造船厂昔日的荣耀，他们制造的第一艘水泥船将来到南门的河上。
我和哥哥跑向了河边。
过去的阳光是那么的鲜艳，照耀着我年轻的母亲，她蓝方格的头巾飘动在往昔的秋风里，我弟弟坐在
她的怀中，睁大着莫名其妙的眼睛。
我那个笑声响亮的父亲，赤脚走上了田埂。
为什么要出现一个身穿军装的高大男人？
就像一片树叶飘入了树林，他走到了我的家人中间。
河边已经站满了人，哥哥带着我，从那些成年人的裤裆里钻过去，嘈杂的人声覆盖了我们。
我们爬到了河边，从两个大人的裤裆里伸出了脑袋，像两只乌龟一样东张西望。
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由喧天的锣鼓声送来的，在两岸欢腾的人声里，我看到了驶来的水泥船，船上悬挂
着几根长长的麻绳，绳上结满了五颜六色的纸片，那么多鲜花在空中开放？
十来个年轻的男人在船上敲锣打鼓。
我向哥哥喊叫：“哥哥，这船是用什么做的？
”我的哥哥扭过头来以同样的喊叫回答我：“石头做的。
”“那它怎么不沉下去呢？
”“笨蛋。
”我哥哥说：“你没看到上面有麻绳吊着？
”身穿军装的王立强，在这样的情景里突然出现，使我对南门的记忆被迫中断了五年。
这个高大的男人，拉着我的手离开了南门，坐上一艘突突直响的轮船，在一条漫长的河流里接近了那
个名叫孙荡的城镇。
我不知道自己已被父母送给了别人，我以为前往的地方是一次有趣的游玩。
在那条小路上，疾病缠身的祖父与我擦肩相遇，面对他忧虑的目光，我得意洋洋地对他说：“我现在
没工夫和你说话。
”五年以后，当我独自回到南门时，又和祖父相逢在这条路上。
我回家后不久，一家姓苏的城里人搬到南门来居住了。
一个夏天的早晨，苏家的两个男孩从屋内搬出了一张小圆桌，放在树荫下面吃起了早餐。
这是我十二岁看到的情景。
两个城里孩子穿着商店里买来的衣裤坐在那里。
我一个人坐在池塘旁，穿的是土布手工缝制的短裤。
然后我看到十四岁的哥哥领着九岁的弟弟向苏家的孩子走去。
他们和我一样，也都光着上身，在阳光下黑黝黝的像两条泥鳅。
在此之前，我听到哥哥在晒场那边说：“走，去看看城里人吃什么菜。
”晒场那边众多的孩子里，愿意跟随哥哥走向两个陌生人的，只有九岁的弟弟。
我的哥哥昂首阔步走去时，显得英勇无比，弟弟则小跑着紧随其后。
他们手上挎着的割草篮子在那条路上摇晃不止。
两个城里孩子放下了手中的碗筷，警惕地注视着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没有停留，大模大样地从小圆桌前走过，又从城里人的屋后绕了回来。
比起哥哥来，我弟弟的大模大样就显得有些虚张声势。
他们回到晒场后，我听到哥哥说：“城里人也在吃咸菜，和我们一样。
”“没有肉吗？
”“屁也没有。
”我弟弟这时出来纠正：“他们的咸菜里有油，我们的咸菜里没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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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可能推了弟弟一把：“去、去、去，油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家也有。
”弟弟继续说：“那是香油，我们家没有。
”“你知道个屁。
”“我闻到的。
”我十二岁那年王立强死后，独自一人回到南门，仿佛又开始了被人领养的生活。
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感觉，似乎王立强和李秀英才是我的真正父母，而南门这个家对于
我，只是一种施舍而已。
这种疏远和隔膜最初来自于那场大火。
我和祖父意外相遇后一起回到南门恰好一场大火在我家的屋顶上飘扬。
这样的巧合使父亲在此后的日子里，总是满腹狐疑地看着我和祖父，仿佛这场灾难是我们带来的。
有时我无意中和祖父站在一起，父亲就会紧张地嗷嗷乱叫，似乎他刚盖起来的茅屋又要着火了。
祖父在我回到南门的第二年就死去了。
祖父的消失，使父亲放弃了对我们的疑神疑鬼。
但我在家中的处境并不因此得到改善。
哥哥对我的讨厌，是来自父亲的影响。
每当我出现在他身旁时，他就让我立刻滚蛋。
我离自己的兄弟越来越远，村里的孩子总和哥哥在一起，我同时也远离了他们。
我只能长久地去怀念在王立强家中的生活，还有我在孙荡的童年伙伴。
我想起了无数欢欣的往事，同时也无法摆脱一些忧伤。
我独自坐在池塘旁，在过去的时间里风尘仆仆。
我独自的微笑和眼泪汪汪，使村里人万分惊讶。
在他们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
以至后来有人和父亲吵架时，我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
说像我这样的儿子只有坏种才生得出来。
我在南门的所有日子里，哥哥唯一一次向我求饶，是他用镰刀砍破了我的脑袋，我流了一脸的血。
这事发生在我家羊棚里。
当初我脑袋上挨了重重一下后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是看到哥哥的态度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然后，我才感觉到血在脸上流淌。
哥哥堵在门口，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求我将血洗去。
我硬是把他推开，向村口走去，走向父亲的田间。
那时候村里人都在蔬菜地里浇粪，微风吹来，使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粪味。
我在走近蔬菜地时，听到了几个女人失声惊叫，我模糊地看到母亲向我跑来。
母亲跑到跟前问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回答，径自走向父亲。
我看到父亲握着长长的粪勺，刚从粪桶里举起来，停留在空中，看着我走去。
我听到自己说了一句：“是哥哥打的。
”父亲将粪勺一扔，跳上田埂急步走回家去。
然而我并不知道，在我走后，哥哥强行用镰刀在弟弟脸上划出了一道口子。
当弟弟张嘴准备放声大哭时，哥哥向他作出了解释，然后是求饶。
哥哥的求饶对我不起作用，对弟弟就不一样了。
当我走回家中时，所看到的并不是哥哥在接受惩罚，而是父亲拿着草绳在那棵榆树下等着我。
由于弟弟的诬告，事实已被篡改成是我先用镰刀砍了弟弟，然后哥哥才使我满脸是血。
父亲将我绑在树上，那一次殴打使我终生难忘。
我在遭受殴打时，村里的孩子兴致勃勃地站在四周看着我，我的两个兄弟神气十足地在那里维持秩序
。
这次事情以后，我在语文作业簿的最后一页上记下了大和小两个标记。
此后父亲和哥哥对我的每一次殴打，我都记录在案。
时隔多年以后，我依然保存着这本作业簿，可陈旧的作业簿所散发出来的霉味，让我难以清晰地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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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当初立誓偿还的心情，取而代之的是微微的惊讶。
这惊讶的出现，使我回想起了南门的柳树。
我记得在一个初春的早晨，突然惊讶地发现枯干的树枝上布满了嫩绿的新芽。
这无疑是属于美好的情景，多年后在记忆里重现时，竟然和暗示昔日屈辱的语文作业簿紧密相连。
也许是记忆吧，记忆超越了尘世的恩怨之后，独自来到了。
我在家里的处境越来越糟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事导致了我和家人永远无法弥补的隔膜，使我不仅
在家中，而且在村里声名狼藉。
村里王家的自留地和我家的紧挨在一起。
王家两兄弟在村里是最强壮的，那时候王家兄长已经结婚，最大的孩子和我弟弟一样的年龄。
为自留地争吵在南门是常有的事，我已经记不清那次争吵的具体原因，只记得那是傍晚的时刻，我坐
在池塘旁，看着自己的父母和兄弟站在那里，和王家六口人争执不休。
我家的人显得势单力薄，就是声音都没有人家响亮。
尤其是我的弟弟，骂人时还没有王家同龄的孩子口齿清楚。
村里的人几乎都站在了那里，有几个人出来规劝，都被他们双方挡了回去。
后来我突然看到父亲挥舞着拳头冲了上去，却让王家弟弟王跃进一把抓住了手腕，接着一拳就将我父
亲打进了稻田。
父亲破口大骂，水淋淋地想爬上来，被王跃进一脚又踢回到稻田里。
父亲几次想爬上来，都被踢了回去。
我看到母亲嘶叫着撞向王跃进，他顺手一推，母亲也摔进了稻田。
我的父母就像是两只被扔进水里的鸡一样，狼狈不堪地挣扎着。
两人挤在一起的耻辱情景使我心酸地低下了头。
后来，我的哥哥挥着菜刀冲了过去，我弟弟则提着镰刀紧随其后，哥哥手中的菜刀向王跃进的屁股上
砍去。
接下去的情形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刚才还十分强大的王家两兄弟，在我哥哥菜刀的追赶下，仓皇地往
家中逃去。
我哥哥追到他们家门口时，两兄弟各持一把鱼叉对准了我哥哥，我的哥哥挥起菜刀就往鱼叉上扑过去
。
在不要命的哥哥面前，王家兄弟扔了鱼叉就逃。
弟弟在哥哥精神的鼓舞下，举着镰刀哇哇大叫，也显得英勇无比。
但他跑起来重心不稳，自己将自己绊倒了好几次。
在这场争端里，由于我一直坐在池塘旁观瞧，村里不管是支持父亲的人，还是反对父亲的人，甚至是
王家的人，都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像我这么坏的人了。
在家中，我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
我的哥哥则成了众口皆碑的英雄。
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池塘旁，或者割草的时候，喜欢偷偷观察苏家。
两个城里的孩子出来的时候并不多，他们走得最远的一次是来到村口的粪池旁，但马上又回去了。
一天上午，我看着他们从屋里出来，站在屋前的两棵树中间，用手指指点点说着什么。
然后走到一棵树下，哥哥将身体蹲下去，弟弟扑在了他背脊上。
哥哥将弟弟背到了另一棵树下，此后是弟弟背着哥哥回到了刚才那棵树旁。
两个孩子轮流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每当一个压到另一个身上时，我就会听到令人愉快的笑声，兄弟
两人的笑声十分相似。
后来从城里来了三个泥瓦匠，拉来了两板车红砖。
苏家的屋前围起了围墙，那两棵树也被围了进去。
我就再没看到苏家兄弟令我感动的游戏，不过我经常听到来自围墙里的笑声，我知道他们的游戏仍在
进行。
他们的父亲是城里医院的医生。
我经常看到这个皮肤白净，嗓音温和的医生，下班后在那条小路上从容不迫地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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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次，医生没有走着回家，而是骑着一辆医院的自行车出现在那条路上。
那时我正提着满满一篮青草往家中走去。
身后的铃声惊动了我，我听到医生在车上大声呼喊他的两个儿子。
苏家兄弟从屋里出来后，为眼前出现的情景欢呼跳跃。
他们欢快地奔向自行车，他们的母亲站在围墙前，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家人。
医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骑上了田间小路。
坐在车上的两个城里孩子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喊叫，坐在前面的弟弟不停地按响车铃。
这情景让村里的孩子羡慕不已。
在我十六岁读高中一年级时，我才第一次试图去理解家庭这个词。
我对自己南门的家庭和在孙荡的王立强家庭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确定下来的理解，便是对这一幕情
景的回忆。
我和医生的第一次接触，是发生在那次自留地风波之前的事。
那时候我回到南门才几个月，我的祖父还没有死去，他在我们家住满一个月以后，去我叔叔家了。
那次我持续高烧了两天，口裂舌燥地躺在床上，脑袋昏昏沉沉的。
刚好我们家的母羊要下崽了，一家人全在羊棚里。
我独自一人躺在屋内，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纷乱的声音，我兄弟的尖嗓音时刻在中间响起。
后来是母亲走到我床边，嘴里说了一句什么后又出去了。
母亲再次进来时，身旁有一个人，我认出是苏家的医生。
医生用手掌在我额上放了一会，我听到他说：“有三十九度。
”他们出去以后，我感到羊棚那边的声音嘈杂起来。
医生的手掌刚才在我额上轻轻一放，我所经历的却是亲切感人的抚摸。
没过多久，我听到了苏家两个孩子在屋外说话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给我送药来的。
病情好转以后，我内心潜藏的孩子对成年人的依恋，开始躁动起来。
我六岁离开南门以前，我和父母之间是那么亲切，后来在孙荡的五年生活里，王立强和李秀英也给予
了我成年人的爱护，可是当我回到南门以后，我一下子变得无依无靠了。
最初的日子，我经常守候在医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着他从远外走来，想象着他走到跟前对我说的那
些亲切的话语，并期待着他再次用宽大的手掌抚摸我的前额。
然而医生从来就没有注意我，现在想来是他根本就不会注意我是谁，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
他总是匆匆从我身旁走过，偶尔也会看我一眼，可他用的是一个陌生人看另一个陌生人的眼光。
医生的两个儿子，苏宇和苏杭，不久以后也加入到村里的孩子中间。
那时我的兄弟在田埂上割草，我看着苏家的两个孩子犹犹豫豫地走过去，他们边走边商量着什么。
我的哥哥，当时感到自己可以指挥一切的哥哥，向他们挥着手中的镰刀，叫道：“喂，你们想割草吗
？
”苏宇在南门很短的生活里，只有一次走过来和我说话。
我至今记得他当初腼腆的神情，他的笑容带着明显的怯意。
他问我：“你是孙光平的弟弟？
”苏家在南门只住了两年，我记得他们搬走的那天下午，天空有些阴沉。
最后一车家具是由医生拉着走的，两个孩子在车的左右推着。
他们的母亲提着两篮零碎的东西跟在最后。
苏宇十九岁的时候，因脑血管破裂而死去。
我得到他死讯时，已是第二天下午。
那天我放学回家，路过以前是苏家的房屋时，心中涌上的悲哀使我泪流而下。
在我记忆里，哥哥进入高中以后，身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现在想来，我倒是十分怀念十四岁时的哥哥。
那时的哥哥虽然霸道，身上的骄傲却令人难忘。
我的兄弟坐在田埂上，指挥着苏家兄弟为他割草，这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代表着哥哥的形象。
我哥哥升入高中没多久，开始结交城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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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对村中孩子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冷漠。
随着哥哥的城里同学陆续不断地来到我家，我的父母觉得脸上光彩。
甚至村里的几个老人也四处断言，认为村中孩子里最有出息的是我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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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我想，这应该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它的结构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确切的说是对已知时间的
感受，也就是记忆中的时间。
这本书试图表达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比面对未来更有信心。
因为未来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战胜的神秘，只有当这些结束以后，惊奇和恐惧也就转化成了幽默
和甜蜜。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回忆的理由⋯⋯我的写作就像是不断拿起电话，然后不断地拨出一个个没
有顺序的日期，去倾听电话另一端往事的发言。
”                                        ——作者    ⋯⋯在您有力的叙述中，现实与幻想、离奇与平凡交融在一起。
您富有戏剧性的叙述手法将情节像音乐作品一样展示出来。
您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让读者走近人性的极限，又回到了童年的焦虑和欢乐。
    余华，我很荣幸赠予您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法国文化部部长 让-雅克·阿雅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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